
2026年2月6日 / 星期五 / 责编 许静 / 美编 黄国栋 / 校对 黄文波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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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写立春诗词众多，我最喜欢
苏轼的《减字木兰花·立春》：“春牛春
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工，染得
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
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短
短几句诗，多处提及春字，读得朗朗上
口，看得明白晓畅。

此诗春字外，那桃红似肉、杨花似
雪，也是春景，是春天花的富丽，花的
颜色，花的美丽。此诗的题目为“立
春”，词牌的“减字木兰花”，也是春花，
让整首诗春意盎然，春色无边，春风荡
漾，春气浩瀚。我想，苏轼把春写得简
洁生动，那立春的春意，在天地之间，
也在诗人的笔间流淌，构成灵魂的风
光，人文的气象。其中的一句“一阵春
风吹酒醒”，那是立春时的寒气犹存，
暖意开始复苏，时光朦胧，天象也朦胧
迷人。

苏轼在另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

打叶声》的词里，也写到“料峭春风吹
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首
词写于他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后
的第三个春天，那天他与朋友春日出
游，突遇风雨，但拿着雨具的仆人先前
离开了，同行人都觉得狼狈，只有苏轼
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
而行。过了一会儿，天就晴了，苏轼就
写下了这首词。那“料峭春风吹酒
醒”，写的是立春时的景象，诗人好酒，
让寒冷的春风吹醒，是诗意的想象，也
是心境的惬意，更是诗人醉归遇雨时
的超逸情怀。苏轼身处逆境，屡遭挫
折，却从不畏惧，也不颓丧，他性格倔
强、胸怀旷达。

此诗中的“春风吹酒醒”，与此诗
里的另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意蕴
和谐，心境相通。诗人穿林打叶听雨
声，放开喉咙吟咏长啸，从容而行，拄
着竹杖，穿着芒鞋，走得轻便快活，比

骑马还要舒适。那春风吹醒酒意，无
论初晴斜阳倾照，还是风雨萧瑟的时
候，诗人在微冷中醒觉，让灵魂升华。

后来，苏轼流放海南岛后，他把这
种情境写入了《独觉》诗里：“潇然独觉
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
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那是寒意
料峭的觉醒，有内心的郁闷不爽，也有
心境的宁静自由。

歌手谭咏麟，将苏轼的此首词以
《定风波》歌来演唱。唱出了苏东坡的
情怀，那料峭春风，把酒意吹醒，微微
感到寒冷时，山头上雨后的斜阳、光耀
而出，迎来新一番天地。这种情境，是
苏轼的精神追求，也是他自我解脱的
渴望。

那歌，唱得动人，仿佛天地一切都
在变，柳丝轻扬吐绿，春色荡漾温暖，扫
尽清寒的春花浪漫，让春景艳丽，春意
可爱，心智奔放。歌里唱到，“放下千斤

重”的精神负荷，“只剩无法承受之轻”，
而“得之我幸，纵有失去不怨命，酒先干
为敬，是非留给后人评”。那唱词里还
有，正是“喧嚣过后”，那“心中风波为谁
定”，正是苦寒回春，万象生机。

宋代诗人戴复古在《答妇词》里写
道：“千金沽美酒，一饮连十日。春风
吹酒醒，始知身是客。”戴复古为南宋
著名江湖派诗人，字式之，常居南塘石
屏山，故自号石屏、石屏樵隐。他一生
不仕，浪游江湖，后归家隐居，卒年八
十余。他曾从陆游学诗，作品受晚唐
诗风影响，兼具江西诗派风格，部分作
品抒发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
现实意义。

他在此诗里的“春风吹酒醒”诗
句，显然是借用苏轼之句，可以看出，
他那诗里的酒与春风，醉与清醒，与苏
轼的感觉如出一辙，真乃苦意成春，天
然契合。

当橘子如金花般缀满橘树时，
我们就知道，是时候取出灯盏来擦
拭了。

点年光是客家人的习俗。每到
除夕，年夜饭的余香仍在屋里弥漫，
母亲就在大厅、厨房，和每个房间的
桌台上，都铺一张小小的红纸。再在
红纸上，摆一双橘子、一节侧柏叶。
又在橘柏的背后，立一盏煤油灯。煤
油灯点燃了，便叫作“年光”。年光是
彻夜长明的，绵延燃至大年初三。

母亲每布置一份年光，都要念叨
一番吉利话，常惹得一旁的我忍俊不
禁。她铺红纸时念“从头红到尾”，摆
橘子时念“大橘（吉）大利”，放柏叶时
念“长命柏（百）岁”“柏（百）子千
孙”。点灯时，又念“屯灯（丁）屯财”
“一年都光（亮）”。夜里关掉大灯后，
火焰透过玻璃灯罩，投射出柔和的光
芒，照得红纸更红，柏叶更青，滑溜的
橘皮上也浮光跃金。在中国神话故
事中，老百姓凭借火光与红色，驱赶
了作恶多端的年兽。而点年光的仪
式，也正是用明亮的色彩，去撕破那
黑沉沉的夜。

粤、闽、赣等地的客家人都保留
着点年光的习俗。曾与朋友谈及年
俗，来自梅州的朋友回忆道，某个年
三十晚，一家人翻箱倒柜，就是少了
一盏灯。于是，她母亲拿来一个瓷调
羹，盛上一勺花生油，浸入一截红棉
线，再把线点燃了。这盏火苗噼啪响
的自制小灯，就被放置在灶台上，当
作是厨房的年光。来自赣州的朋友
则说，他们点年光用的是红蜡烛。有
一回，也是缺了一根蜡烛，他的哥哥
便把菜籽油倒在小碗里制作年光。
我不禁想起，我母亲也有着同样的执
念——家里的每个房间都定要有灯，
每个角落都定要被光填满。是啊，人
们无论身处何地，都同样执着地追寻
着光。

早些年，我们点的是煤油灯。每
到年廿七八，母亲就会提个空瓶子，
去圩里“倒火水”。客家话把煤油叫

“火水”——能点火的水。而煤油灯，
自然就叫“火水灯”了。我尤其喜欢
这种直接而不乏美感的命名方式。
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家里就用仿制的
小电灯来代替煤油灯了。可惜，小电
灯徒有煤油灯的外壳，肚里灯泡发出
的光却纹丝不动。而煤油灯的火焰
轻轻跃动，橘子的影子也随之微微摇
曳，光影犹如一对会呼吸的生命，让
年变的鲜活起来。

回想过去，除夕和初一夜里，我
沐浴着年光入眠，不时被远远近近的
鞭炮声惊醒。到了年初二，在外婆点
的年光下，我们一群表姐妹就挤在外
婆的床上，谈天说地，直到天亮。年
少时，总羡慕他乡人有白雪红灯的
年，年纪渐长才意识到，每个地方的
年拥有不同的色彩。同样以红为底
色，我们有青柏金橘相伴，又怎会输
于白雪的衬托呢？

所谓百里不同俗，在客家地区，
年光有点到初五的，有点到元宵的，
但大多都点到初三。年光的结束，也
颇有中国神话的味道：相传年初三是
老鼠嫁女的日子。灯灭了，老鼠们就
会在送亲途中纷纷被绊倒，这一年的
鼠害也就减少了。有的人让灶台的灯
多留一夜，为的正是老鼠送亲从灶台
出发。在广东和江西都流传着老鼠嫁
女的童谣，我曾搜集过几首，其中惠州
龙门有这样一首：“老鼠仔，唧唧唧。
唧么个？唧锁匙。唧到锁匙做么个？
开栊仔（箱子）。开到栊仔做么个？拿
刀仔。拿到刀仔做么个？斩竹仔。斩
到竹仔做么个？织箩担。织箩担仔做
么个？摘果仔。摘到果仔做么个？染
阿妹个红衫仔……”听过童谣后，再望
向新年的灶台，便仿佛能看到一群挤
在年光下的老鼠，一边用竹篾织着箩
担，一边唧唧私语，讨论如何去接老鼠
新娘。

老鼠嫁了女，年也就圆满地过
了。我们将灯盏放回柜子中，满怀
期待地，去迎接新年里每一个明亮
的日子。

再次路过惠州西站，我忍不住走
到楼前，静静地看一看。

大楼顶上“惠州西站”四个大字
有些斑驳掉色。

广场正中，花坛里的花草几近
干枯，仿佛沾一点火星就能点燃。
花坛下的水池差不多干到底了，半
尺深的水里长有暗绿的青苔，像岁
月沉淀下来的记忆。花坛前那座
鎏金的“惠州欢迎您”落地牌坊，早
没了往日的光泽，在午后的斜阳
里，泛着倦淡的灰白。

候车室的大门紧闭，挂着锈锁。
门前台阶几乎被野草吞没。玻璃门
窗上积着厚厚的灰尘，蜘蛛网随处可
见。透过模糊的玻璃望进去，里面空
荡荡的，地面上散落着没有清理干净
的垃圾，弥漫着人去楼空的荒凉。

忽然一阵热风吹过，扬起灰尘，
刺鼻的霉味呛得我忍不住咳嗽。看
着这破败的样子，我的内心五味杂
陈。当喧哗退去，记忆的回声变得无
比清晰。

想当年，这里可是惠州铁路运输
的枢纽。1990年建站时，它叫“惠州
站”，是这座城市当时唯一的火车
站。直至2003年才最终定名为“惠
州西站”，而北站则正式称为“惠州
站”。

这里昔日的喧嚷与温度，若非亲
历，实在难以想象得出来。

“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上
世纪九十年代南下的潮水，在西站也
曾激起过澎湃的浪花。令我印象最
深的当是每年的春运时节，返乡的打
工人如候鸟般汇聚于此。

1993年春运，我曾在这里站岗
值勤。那时我还是惠阳某部的一名
新兵。班长带着我们十人，每天下午
来到这人声鼎沸之中。

当时的火车站还是用铁皮临时
搭建（候 车 大 楼 是 1996 年 建 成 启

用），每天只发一趟开往长沙的客车，
车票特别紧张。没有买到火车票的
返乡人，就硬挤进车站，打开绿皮火
车的车窗玻璃，从窗户爬上车，非常
危险。我们在这里值勤，主要是维护
秩序，防止发生事故。可是，想回乡
的爬窗人太多，我们阻止不过来。有
时火车都发动了，爬窗人的双脚还伸
在车窗外，行李还在站台上，我们又
不得不赶紧把人推上车，把行李塞进
窗户。

现在回想这样的场景，还感到心
惊肉跳。而在当年，也是无奈之举。
车站里那急促的哨声、行李拖拽的摩
擦声、火车汽笛的嘶鸣声；还有那些
疲惫而渴望归家的脸庞，那些大包小
包压弯的背影，深深烙进我的脑海
里，也烙进这座车站的记忆里。

西站曾以宽厚的胸怀，热情迎接
每一个踏足惠州这片热土的人，见证
过离别的眼泪，也拥抱过归来的笑
脸。如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高
铁网络四通八达，惠州铁路枢纽不断
向城市周围拓展，因地理位置受限，
曾承担客运重任的西站，渐渐淡出历
史舞台。它就像一本合上的书，纸页
泛黄，却真实记录着一代人的拼搏，
也记录着一座城市的变迁。它的退
场，如同一个逗号，标出一个时代的
段落。唯有珍视，才能续写好接下来
的编章。

我一直以为，西站如今的沉寂，
并非发展的停滞，而是惠州深度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前的蓄势待发。我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蝶变
归来，以新的姿态焕发活力，再次汇
入这座城市奔腾发展的洪流之中，重
现昔日繁华！

当我转身准备离开，夕阳正好为
那斑驳的站名镀上一层淡金。这一
刻，我仿佛看见，这本合上的书，正以
新的色泽迎接下一个序章。

苏轼的醒酒春风 □鲍安顺

点年光 □李远芳

西站追怀 □杨政

含苞欲放 李海波 摄

晨露推开柴门
邮差在云里埋下种子
不等钟声
脚印已长出羽翼

如果风踮起脚尖
就和飞鸟交换路途
天空是摊开的旧地图
而我正用蝉鸣修改边界

不必数几点灯火
蝴蝶驮着断桥赶路
山谷忽然侧身
让出整条溪流的琴弦

当月光浸透行囊
蒲公英在衣袖里熟睡
远方慢慢蜷成
一粒初醒的草籽

如果沿途的树突然奔跑
定是我心跳震落了深秋
看呐！大地正翻阅新日历
每页都印着未拆的春天

冬日的信笺
枝桠在窗上描小楷
三两点雀鸣
晕开半砚晴朗

炉火舔着糖霜的甜
茶烟绕着圈
把寒夜读成暖黄

雪轻轻落进灯盏
梅花瓣折起
折成半山浅香

风推开木门时
春正在来的路上
脚印种着光

冬天之上

北风给山野读了封信
树林就交出金黄的声响
孩子们跑过晒谷场
脚印种出湿亮的诗行

屋檐下辣椒串数着日子
每数一粒 冰凌就短一寸
板桥咯吱咯吱说着：
快啦 快啦
冻土里拱着星点绿意

阳光给窗棂镶金边时
炊烟忽然站直身子
遥指西山那件
梅花绣的衣裳

如果寒冷可以叠放
在雪人圆滚滚的肚里
定有压不住的
嫩芽在轻轻翻身

看哪 溪流收起冰镜子
忙着给每块卵石
戴上叮咚作响的指环
那是春天骑竹马来
一路摇响的银铃

向着远方出发
(外二首)

□林海平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每天奔波于
车水马龙的路上，风驰电掣的途中，
多少人会留意沿途风光，用心丈量轮
下的土地？

我住惠州城南，上班在城北，每天
过桥跨江，南北穿梭，奔袭劳碌。日复
一日的“南北之旅”，实属枯燥，却也能
看到一路别样风景，调节心境。

从城南出发，经麦地路、鹅岭西
路、鳄湖路、下角南路、江菱路，过合
生大桥，抵达江北地界，中间不长的
几公里路，穿城而过，更是穿过国家
5A级景区惠州西湖。一路山水一路
风景，一路历史一路文化，人在车内，
有一种奇幻的穿越感。

这一路，山也美，水也美。——
这是一条风光优美的景观路。

人在车中坐，景从窗外过。飞鹅
岭、螺山、高榜山、紫薇山、丰山，鳄
湖、菱湖、平湖……山一程水一程，湖
光山色总相随，车窗外摇曳辉映的美
景变幻，让人如在画中穿越。“半城山
色半城湖”，惠州，这个大湾区城市的
自然禀赋和山水特质在这条路上展
露无遗。

西湖岚霭飘渺处，烟霞堤上烟霞
桥，仿佛一个长发飘逸的美女子，静
依柳下，伫立湖畔。遥想当年，与南
华寺、天竺寺、灵隐寺等古刹齐名的
永福寺犹在，烟霞桥与之遥遥相对，
于是有了“野寺岚烟”的西湖古八景，
“世上黄尘吹不到，烟霞桥外白云

封”，该是多美的意境啊。
这一路，山不高，水不深。然而，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
则灵”，一路山水深处，是一路文化
——这是一条意韵悠长的文脉路。

不说别的，只看那水，层层涟漪
之下，涌动的都是千年故事。毕竟，
这是惠州西湖。杨万里说，“三处西
湖一色秋，钱塘颖水与罗浮”，这是可
以跟杭州西湖媲美的地方呐，“大中
国西湖三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
历史上，苏东坡等400多文人墨客曾
踏足这片土地，并留下珍贵的文化遗
产。因而，西湖自然肌肤之下的内在
美，是多少画纸也无法描摹的，是多
少诗文难以言尽的。

这一路，山宁静，水宁静。山水
凝固的静好时光深处，是一段热血沸
腾的历史。那热血，如同湖畔路旁的
炽热红棉，在春日暖阳下激情绽放，
云蒸霞蔚，映红晴空——这是一条热
血之路、英雄之路。

车子驶离麦地路，驶上鹅岭西路
或鹅岭立交。路北侧，是一座70多
米高的小山包——飞鹅岭。如若登
上飞鹅岭，不仅可“飞鹅览胜”，俯瞰
城市山清水秀、西湖旖旎风光，更能
于密林中看见碉堡、战壕，感受惠州
作为岭东雄郡的厚重历史。

近百年前，国民革命军东征时，
周恩来亲临飞鹅岭指挥战斗。当时，
飞鹅岭是东征军的炮兵阵地和指挥

据点。如今，山上仍保存有战壕、机
枪掩体等遗迹，还有一架战斗机。山
上建有国民革命军东征战士群雕、黄
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石
雕上刻有聂荣臻元帅题写的“国民革
命军东征战士”字样，纪念碑上刻有
241名阵亡将士英名。

“东江浩气”何止一处？下鹅岭
立交桥，沿鳄湖路、下角南路往前，到
丰渚园。一路之隔，是丰山。40多米
高的山，依旧是矮的，却又是雄伟
的。山顶一柱擎天，屹立一座16.7
米高的烈士碑，庄严肃穆，聂荣臻元
帅题的“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碑”几个
大字赫然入目。铜铸浮雕，花岗石人
物圆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革命先烈
的英雄风貌及其丰功伟绩。

热血和牺牲换来和平，换来希
望。这一路，车流滚滚之中，风尘仆
仆之中，在穿越历史回响里，希望和
未来也跃然眼帘。——这是一条希
望之路。

车子驶过鳄湖路、下角南路、江
菱路，往北，目光越过西湖，便可眺望
气势恢宏的市区江北一角。驶离江
菱路，上合生大桥，视野猛然开阔，只
见东江浩浩，波光粼粼；北岸，是高楼
林立的城市CBD，现代化气息扑面而
来。这个城市的另一面：魅力和活
力，又是另一番景象，让人激情澎湃。

清晨，城市天际线处，旭日冉冉
升起，金色光芒笼罩着大地……

一条路，一座城
□杨振辉


